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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边划过闪电，照亮了远处黑黢黢

的山。一阵雷声从山那边滚过，像一辆

沉重的马车，沉闷地驰过黑夜的长街。

在横亘湘鄂赣三省的幕阜山中，在

蜿蜒无边的山岭间，一支红军队伍正在

赶路。炽亮的闪电，不时映照出天边巍

峨的山影，映照出高高的芭茅草和丛林

的轮廓。红军官兵有的戴着斗笠，有的

披着蓑衣，不少战士单薄的军衣已由蓝

灰色褪成了灰白色。

1930 年春，在茫茫风雨中，在蜿蜒

山岭间，这支红军队伍正由一位年轻的

军长率领着，向湘鄂赣边区的鄂东南一

带挺进。他们将与地方党组织在鄂东南

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道，开辟出一块新

的革命根据地——使湘鄂赣边革命根据

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广大苏

区。

大雨滂沱、狂风肆虐。后面战士紧

跟着前面战士的脚步，在默默无声中，向

前，向前。

一

红军队伍的到来，让地处鄂东南龙

港、燕厦一带的山山岭岭都沸腾起来。

沿途欢迎红军的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

进至阳新县后，队伍就驻扎在离鄂

赣交界古道不远的龙港镇上和附近的塆

子里。

这个夏天，幕阜山深处常下雨；可山

外的龙港镇一带，却很干旱，好多水塘甚

至露出了干裂的塘泥。可不论红军队伍

路过哪里，古道边总是摆着装满凉茶的

水罐。

乡亲们不愿让红军队伍饿肚子，家

家户户都送来了东西。一瓢薯丝、半斗

稻米、几支干笋、几罐辣酱……农家的食

物被络绎不绝地送到红军借宿的门口，

还有不少乡亲们把舍不得给细伢子吃的

鸡蛋、鸭蛋都送了过来。

几顶斗笠、几双草鞋、一领蓑衣、一

顶蚊帐，还有细妹子的被褥嫁妆，都被送

来了。乡亲们把红军当亲人，有些还将

家里的几尺粗布也拿出来，为衣衫褴褛

的子弟兵缝做了衣裳。

年轻的红军将领石军长，看着天井

里几个已经放满了鸡蛋、谷米和草鞋的

木盆箩筐，眼睛潮湿着，半天说不出话

来。

“细妹子，大旱之年，青黄不接，乡亲

们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这……实在是

受不起哟！”

“首长，一家人莫说两家话。”金竹尖

的女游击队长春梅说，“红军来了，乡亲

们总算能过上几天安心日子了！大家伙

儿都盼着你们呢！”

门前的乡亲们纷纷点头。

大半年来，这支队伍因连续转战，已

很是疲乏。从井冈山到幕阜山，山岭崎

岖，山路漫长，他们三天两头吃不上一顿

饱饭……可那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板，

就这样行进着，踏过万水千山。从于都

河到富水河，他们经历了多少雷雨，又承

受了多少风霜！可他们革命的信念，比

石更坚，比山还高。

看着门前亲切的乡亲们，石军长郑

重地朝他们敬了一个军礼。

二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国民党军罗霖部听闻从井冈山下来

的红军队伍到了鄂东南，不禁闻风丧胆，

龟缩在城墙坚固的县城里负隅顽抗。用

阳新老百姓的话说，“整天在死守乌龟壳

子”。

攻城战发起后，红军从上午一直打

到天黑，又打到了第二天天亮时分。

当天际露出鱼肚白，县城那边的枪

炮声，似乎变得稀稀落落了。

“也许是攻下来了吧？”春梅对仓伢

子的爷爷说道。

仓伢子和小翠各提着一盏马灯，跟

着爷爷梁凤七、春梅细姑和乡亲们，不停

地把担架从前沿阵地抬到在浮屠街上临

时搭建的卫生所里。

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有的负了重伤，

有的已经牺牲。

放下担架，春梅就和其他细妹子一

起，帮着卫生员为伤员包扎伤口。爷爷

和几位爹爹、婆婆在另一边，用布巾蘸着

清水，给那些牺牲的战士擦去脸上的血

污和泥灰，然后用一块块粗布蒙住那一

张张年轻的脸，轻轻包起那一个个年轻

的身躯。

春梅怕吓到仓伢子、小翠这些孩子，

就让他们远远站在一边的廊檐下，帮着

大人撕开那捆白粗布。

仓伢子远远地看到，大人们眼里都

含着泪花，手上的动作是那样轻柔、郑

重。

不一会儿，又有几副担架被抬进来

了。春梅赶紧上前，去帮着抬担架上的

伤员。突然，仓伢子听见她“啊”地惊叫

了一声。

“杨红娃！”春梅大声叫着，“杨红娃，

你快醒醒……”

“是红娃哥？”仓伢子一听，一下子蹿

到那副担架前。

只见春梅细姑轻轻摘下了杨红娃满

是血污的八角帽。

仓伢子看到，红娃哥双眼紧闭着，脸

上 满 是 鲜 血 和 污 渍 ，整 个 人 已 没 了 生

气。他“哇”地一声哭起来，“红娃哥，你

快醒醒呀，我不要你死，不要你死……”

小翠和几个女孩子也围了过来，个

个抹着眼泪。

爷爷默默淌着老泪，端来一盆清水，

用白棉布轻轻擦拭着杨红娃的脸、脖子

和头发边的血迹。

春梅流着泪把仓伢子紧紧拉住，搂

进自己怀里。

三

杨红娃是石军长从湖南平江山村带

出来的“红小鬼”。他从小在老家砍柴、

放牛、拖毛竹子，参加红军时只有 14 岁。

自从红军到了龙港，仓伢子这些细

伢子们，就和杨红娃成了好朋友。刚开

始，仓伢子和小伙伴们一口一个“红娃

哥”地叫着，杨红娃还试图纠正，“你们是

老 乡 ，我 是 红 军 ，你 们 应 该 喊 我‘ 同 志

哥’。”

仓伢子喊了几次“同志哥”，不习惯，

又改回了“红娃哥”。杨红娃也就没有再

纠正。

仓伢子常看到，杨红娃到镇外的草

坡上遛马时，总是揣着一个土纸做的小

本子，用铅笔头在上面写字。

“红娃哥，你们当红军的，都会写字

吗？”

“也不都会，可每个同志都向往学

习，追求进步。”

“那你们都要学文化咯？”

“对呀！不学习就没有进步。你看，

就连我们军长，只要有空闲，还会打开书

本学文化呢……”

“红娃哥，你能不能教我识字呀？”仓

伢子对红军向往极了，顾不得害羞，大胆

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当然可以，等我有空了，就教你认

字。”杨红娃说着，又想起了什么，“对啦，

石军长说，要尽早把你们这里的列宁小

学给建起来，好让金竹尖一带儿童团的

细伢子们，都会识字念书！”

“列宁小学？”仓伢子惊喜地睁大眼

睛，“红娃哥，列宁小学就是细伢子的学

堂吗？”

“不光是细伢子，塆子里的爹爹、婆

婆、老叔、老婶们，都可以来列宁小学念

夜校。到时候，我要是有空了，也来给你

们当‘小先生’。”杨红娃看着仓伢子惊喜

的样子，不禁笑起来。

“红娃哥，你真了不起！”

后来，杨红娃还应允仓伢子说，要帮

着他去向首长“求情”，让仓伢子也成为

“红小鬼”，加入红军队伍。这些日子里，

仓伢子做梦都梦见自己像红娃哥一样，

穿上了灰布军装，戴上了有红五星的八

角帽……可谁能想到，红娃哥他那么一

个活生生的人，竟就这样牺牲了。

四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守 了 多 年 的“ 乌 龟

壳”，终于让英勇的红军给打碎了。鄂东

南红色苏区终于连成了一片。

金竹尖下的松树冈上，又堆起了上

百座新坟。

在送牺牲红军“上山”那天，爷爷特

意在仓伢子头上扎了白孝布。“伢子，你

没有亲哥，红娃就是你亲哥哪！你最小，

就当为自己亲哥戴个孝吧……”仓伢子

穿了一身孝衣，哭着把红娃哥和其他牺

牲的红军将士送上了松树冈。

夜晚，月光透过稀疏的松林，洒在荻

花飞舞的松树冈，洒在那一排排培了新

土的坟堆上。微风吹来，轻抚刻在石碑

上的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

每个坟堆上都插着新扎的纸幡。爷

爷和乡亲们给每个坟头都撒上了黄色纸

钱。

石军长走到松树冈上，弯下身子，借

着 月 光 ，默 默 辨 认 着 每 块 石 碑 上 的 名

字。他用温热的大手轻轻捧起一抔抔泥

土，培在一个个低矮的新坟上。

“梁老爹，多谢您老人家，为每个伢

子都竖了块墓碑……”

“ 唉 ，都 是 些 多 好 的 伢 子 ，多 年 轻

咯。”

“是啊，都是苦人家的伢子，在这块

土地上受苦、战斗，又牺牲，过早地抛下

了自己的亲爷娘……”

说着，军长站起身，敬了个军礼。他

颤抖的声音掠过每座低矮的坟头：“安息

吧，同志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再回

来，把你们接回故乡，接回平江、岳阳和

浏阳……”

夜色里，一团团洁白的芭茅花穗在

轻轻摇晃。每一束花穗，都像点燃的火

炬，陪伴着倒下的红军烈士们，燃烧在这

片山冈上。

当最后一把纸钱缓缓飘落到战士坟

头，军长擦干热泪，俯身搀扶起仓伢子的

爷爷，依依难舍地走下了松树冈。

……

后 来 ，仓 伢 子 如 愿 加 入 了 红 军 队

伍 ，成 为 一 名 像 杨 红 娃 一 样 坚 强 的 红

军 战 士 。 他 将 跟 随 红 军 坚 定 的 脚 步 ，

穿 过 漫 漫 长 夜 ，迎 接 天 边 喷 薄 而 出 的

曙光。

天 边 的 曙 光天 边 的 曙 光
■■徐徐 鲁鲁

“七号靶位，及格！”

列兵许锋听到报靶员的声音，禁不

住狠狠捶了下沙包掩体。这次射击成

绩同前三次一样，没有一点进步。

“在全连的同年兵中，只有你的‘准

星’不准！”班长周振国的话，像重锤一

样敲在许锋心头，让他本就低落的情绪

变得更加沮丧。

在 旅 里 ，周 振 国 是 个 响 当 当 的 人

物。他是训练尖子，在各项比武中屡创

佳绩，荣立 3 次个人三等功，被战友称

为“武教头”。他带兵也是一把好手，带

出了不少精兵。可自从遇上许锋，周振

国心里也很上火。

许锋低着头，觉得自己真不是当轻

机枪手这块料，与其在这里耽误时间，不

如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当个侦察兵……

“报告！我想申请调去侦察连！”一

时冲动，许锋竟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

来。训练场瞬间安静下来，隔壁靶位的

老兵停下装弹动作，满脸诧异地盯着他。

周 振 国 黑 红 的 脸 抽 搐 了 一 下 ，却

像没听见似的，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指

拂过轻机枪散热孔：“知道这个‘老伙

计’的战功吗？”他抚摸着枪托上斑驳

的划痕，说道：“去年朱日和演习，‘蓝

军’两个装甲排就是被这把枪钉死在 1

号高地上的！”

许锋悄悄撇了撇嘴，现在是信息化

战争，谁还信轻机枪能改变战局呀？他

咬咬牙，想摸出早就写好的调岗申请

书，却被周振国那双铁钳般的大手给按

了回去。“下不为例。”周振国盯着许锋，

严肃地说。看着班长的目光，许锋只得

将申请书又装了回去。

当晚，班长叫他去谈心。

“心态决定状态，不专注于轻机枪射

击，准星就会模糊不清，你怎么可能瞄得

准呢？”没有了白天的严厉，周振国语重

心长地给许锋讲起了道理，“要想进步，

当务之急是擦亮你心里的那个准星。”

……

夜色像浸了墨汁的棉花，把整个营

区裹得严严实实。许锋想着班长的话，

翻来覆去睡不着。

23 点，警报声撕破夜空。“紧急集

合！”周振国的吼声在走廊炸响。

红 、蓝 指 示 灯 在 丘 陵 地 带 疯 狂 闪

烁。许锋扛着轻机枪跟在突击组后面，

肺里灌满带着土腥味的夜风。当他跟

着队伍冲上三号高地，山脚下突然亮起

十几道激光模拟器的红点。

“交叉火力！”周振国的轻机枪突然

咆哮起来。在许锋看来，周振国枪管喷

出的火链精准地扫过每个冒头的“敌

人”。在曳光弹划出的弧光中，许锋猛

然发现，班长的扫射范围刚好覆盖了整

个步兵冲击通道！

训练结束，夜空的星已零零落落。

复 盘 会 上 ，许 锋 盯 着 战 术 沙 盘 发

呆。指挥员敲着三号高地模型：“没有周

振国的火力压制，突击组几乎冲不过这

个走廊……”沙盘上，代表突击组的旗帜

插在山腰，像把匕首抵在战场咽喉。许

锋看着那面小旗，又想起班长轻机枪喷

射出的火舌，心里像是被撞击了一下。

回去后，天已破晓。看着被旭日慢

慢照亮的训练场，许锋悄悄把调岗申请

书揉成了团。

“你不是动作不规范，而是心里的

准星被灰尘糊住了……”此后，班长的

话不时在许锋耳边回响。

我老打不好，原来不是动作要领没

有掌握，也不是瞄得不准，而是因为我

老想着去侦察连，分心走神了；我应该

校正心里的准星，时刻瞄准着战场的靶

心……这样想着，连日来一直笼罩在他

心头的乌云已全然散去。

许锋掏出揉成团的调岗申请书，将

它撕得粉碎。

“你撕它干啥？将来要用时不省得

再写了吗？”周振国不知什么时候站在

了他的身后。

“班长，你就别笑话我了。”许锋将

自己站成了一棵青松，一字一顿地说：

“轻装上阵才能心无旁骛。再说了，当

个出类拔萃的轻机枪手，发挥的作用可

不比侦察兵小。”

“你小子是个当轻机枪手的料，我

从来不会看走眼！”

周振国的话依旧像个重锤，一字一

句捶在了许锋心头，让他又挺了挺本就

笔直的背脊。他用足了力气答道：“请

班长放心，我会好好干！”

月光下，周振国欣慰地笑了。

准

星

准

星

■■
韩韩

光光

汽车停靠站台，车门缓缓打开，贡嘎

机场到了。寒风迫不及待闯入车内，凛冽

的空气加剧了离别的清冷。王艳峰抹了

把脸，转头向后座的老营长仇永恒望去。

仇永恒不舍地取下战友们送别时挂

在他身上的哈达，缓缓起身。“就送到这里

吧，我自己进去。”这个不管受了多重的伤

也一脸镇定的汉子，此时眼眶却泛着红。

“全营战友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

送送您！时间还早，行李太沉……”王艳峰

一把夺过老营长的行李，勉强挤出一丝笑

容。其实，王艳峰心里还有一句话，害怕太

肉麻，没能说出口——我多年的战友、我最

敬爱的营长，让我再陪你多待一会儿吧！

“本想像休假一样，自然而然离开

的。没想到……还是太麻烦大家了。”仇

永恒长呼一口气，伸手拍了拍王艳峰的

肩膀。“只要不耽误你手头工作就行。”

王艳峰用力点头。论兵龄，仇永恒只

比王艳峰多一年，两个人一当兵就在一个

营，私下里王艳峰有时亲切地叫他“老

仇”。王艳峰心中感慨，老仇还是那个负

责任的营长，哪怕离开军营，心里想的还

是工作。跟着那熟悉的背影缓缓走向机

场，王艳峰想起昨天，老仇还在带着大家

跑操，心里不免又是一阵发酸。

从排长到营长，老仇 21 年的军旅生

涯几乎都在王艳峰所在的这个营度过。

有一年，营里频繁“冒泡”，丢掉了保持多

年的先进牌子。老仇自告奋勇，从机关

岗位调任回营。在他的带领下，全营官

兵在短短 3 年的时间里，从谷底攀上山

顶，先后拿下集体三等功、“四铁”先进单

位等荣誉，重铸辉煌。

“记得刚来西藏那会儿，这里还是小

矮楼。”航站楼外围的玻璃被擦得锃亮，倒

映出行人匆匆的神色。老仇的话将王艳

峰飘远的思绪拽回，他们在进站口放缓了

脚步。岁月悄然流逝，变化的又何止机

场，自己从农村小伙到成熟干部，再到回

归故里……想到这里，老仇笑着感慨：“时

光匆匆啊，可西藏的天还是这么蓝。”

“别人都说在高原工作会有‘高原

红’，你看我们就没有。”王艳峰有意岔开

伤感的话题。“咱们一个个晒得跟‘黑张

飞’似的，哪里还看得见其他颜色。”老仇

听了这话，也是咧嘴一笑。

进站后，值机、托运、准备安检，离别

将至。

站在安检通道口，王艳峰有太多话

想对老仇说，可又如鲠在喉……那就不

说了吧，他放下行李，张开双臂，给了老

营长一个结实的拥抱。眼泪在这一刻彻

底决堤。老仇还是那个铁打的汉子，他

没有流泪，只是眼眶更红了些。他拍了

拍王艳峰的肩膀，“都是高级军士了，要

像个老兵的样子，好好干！”随后，他提起

行李，转身离去。那样子好像只是去休

假，不多时还会回来。

看着老营长的背影，已经当兵 20 年

的王艳峰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他刚入营

时老仇的叮嘱：“部队变化快，学习要跟

上”“走好选择的路，别选好走的路”……

王艳峰朝老营长的背影大声喊道——

“放心，老仇！”

老仇似乎听到了，他顿了顿脚步，没转

过身，却将手高高举起，用力挥舞了一下。

放心放心，，老仇老仇
■■王龙羊王龙羊 李佳骏李佳骏

军营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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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伢子常去红娃哥的墓前，跟他
讲红军又打了哪些胜仗。后来，仓
伢子如愿穿上灰布军装，戴上缝缀
着红五星的八角帽。他跑到红娃哥
的墓前，敬了一个军礼。红军队伍
出发那天，天边的朝阳像燃烧的火
焰，浓烈、滚烫。仓伢子在队伍里，
冲着送行的爷爷、春梅细姑和乡亲
们挥手告别——“你们放心！”红军
将士们定会踏破漫漫长夜，将胜利
的曙光带回到亲爱的故乡。

器材室里，班长的大嗓门将室内
的尘埃激起，又将许锋心里的杂尘扫
去。“我会好好干”，这句话，他说得郑
重坚定。后来，许锋成了优秀的轻机
枪手。那把轻机枪，成了他最亲密的
战友。

老仇听到王艳峰的喊声，没有回
头。他多么不舍呀，可万语千言道不
尽，他只得挥挥手，权当告别。后来，
全营官兵牢记老营长的嘱咐，依旧保
持先进；每当有了新成绩，王艳峰总会
给老仇去个电话。电话那头，老仇笑
得欢喜又骄傲。

故事，不是定格的画面，而是流
动的情节。“后来”——当这个充满
想象的词语，与故事相遇，新的故事
便长出了枝叶，结出果实。又是一
年春好处，种子在发芽，新的故事在
生长……

后 来
■孙佳欣


